
“古岳峰，峰上枫，风吹枫动峰不动”，据说这
是写古岳峰的至今无人对出下联的千古绝对。

怀揣着写古岳峰的千古绝对，我来到了位于
株洲西南角的古岳峰镇。冒着濛濛细雨登上岳峰
山，放眼远眺，高低错落的山峰星罗棋布，山峰之
间的田畴和村舍静谧安详。雨慢慢停了，那一片
茫茫的绿色，由近向远渐渐从墨绿变成翠绿，继
而变成淡绿，直至与漂浮的云烟混为一体，才慢
慢从视线里消失。白墙黑瓦抑或红瓦的村舍，点
缀在浩瀚的绿色里，仿佛海浪里那些颠簸的小
船，恍惚在眼帘。站在岳峰山上，望着枝繁叶茂的
枫树，吹着带着丝丝凉意的风，想到那个绝对，我
心里却一片茫然。

历经 1400年历史云烟，几度兴废的岳峰古寺，
静静地耸立在岳峰山巅。古往今来，人们在自己无
法左右命运之时，便进庙入庵祈求神灵的庇佑，一
旦顺风顺水便觉菩萨显灵，因此，庙宇的香火大多
都旺盛异常。古岳峰的百姓亦然。岳峰古寺几次在
战争、文化运动中毁于一旦之后，总有人站出来倡
议重修，而且应者如云。但是，我们眼前的建筑只
是未来的岳峰古寺的小部分而已。规划中的古寺
什么时候能够大功告成，谁也说不清楚。

麻石砌就的白壁桥，是一个流传着无数故事
的石拱桥。站在桥上，我们来不及倾听蒙着尘烟的
往事，视线便被一片荷花牵引而去。荷叶仿佛少女
的裙子，在水面上凌波摆舞，而那或盛开、或初开、

或含苞的粉红的荷花，则好像或开朗、或含笑、或
娇羞的跳着慢舞的少女。岸边留着一些空忽的水
面，几条鱼儿在水里悠然地游动，有的可能被人声
惊扰，忽然尾巴一甩，在水面掀起几朵浪花，便不
见了踪影。我将镜头靠近岸边的荷花，“咔嚓咔
嚓”，无数张以盛开或初开或含苞的荷花为主角，
远近无数荷叶和荷花为背景的照片，赫然存入我
的手机的文件夹。白壁村以合作化的形式开展莲
田生态综合种植养殖，种植并加工香莲，兼莲池养
鱼，极大幅度地提高了效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创造着新的神话，深深地打动着我。白壁桥流传的
故事，我也没有心思去听了。

杨柳水库披着神秘的面纱，在迷迷茫茫的雨
里等待我们。汽车掠过碧绿的田野，掠过白壁的荷
田，拐进一条被茂盛的冬茅部分遮掩的土路。淅淅
沥沥的雨，蜿蜒曲折的路，随风摇曳的冬茅，这是
一幅多么浪漫多情的画面！如果一对情侣手挽手
撑着一把雨伞，女人的头斜靠在男人的肩上，他们
俩慢慢地走在这条路上，该多么温馨。我们在车里
七嘴八舌，展开想象的翅膀。就这样，伴着欢声笑
语，我们不知不觉来到杨柳水库的大坝上。青山如
黛，烟波浩渺，武广高铁凌空飞架，坝下岸边钓手
云集。眼前的杨柳水库，如诗如画，如舞如歌。

夜幕降临，汽车悄悄驶出古岳峰镇街道，我的
心却留在那些纯净的风景里，留在那些清爽的美
食里，留在那些丰富的憧憬里。

烟雨朦胧中的古岳峰
杨徽

随笔

神农风

洪水猛兽

豹不是跑得最快的
老虎也不是
如果人亲眼见过水的奔跑
就明白液体的速度有多极端
洪水是坏掉的水
疯癫的水
没了分寸的水
丧失理智的水
水本身不知所谓
它只被赋予意义
但现在它是恶魔，坏蛋，死神，疯子
洪水过来了，从不打声招呼
洪水过来时只打算恶劣摧毁
洪水是没有眼睛的
洪水是没有善良的水
水被洪水控制
从上游来到下游
污染了全部清澈
并带来泥沙和苦
这时候我们需要人
需要能对抗它的人
我们的好人来了
我们珍贵的人来了
我们了不起的人来了
我们得活着
当然得活着
没什么比这更重要
先好好活着
然后再谈别的事情

从洪水中走出来

他们背着老人，孩子
从洪水中走出来
他们的全身已经湿透了
也许前面会有电
我有多怕电？
这是未知的恐惧
我们看不见电的存在
它是无形的
比这困苦的事情多多了
比这疲累的事情多多了
战士们没法休息
甚至与死神抬过杠
我知道我活着已经很幸福了
过去我总是悲观愤怒
觉得人生太没意思
那些成天要死要活的人应该看看他人的爱
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中解救他人和自己
当我躺在床上拿着我的手机
刷那些无聊的天下之滑稽
我知道一切吃饱了撑着的怨天尤人
都是浪费与罪过

照片里的希望

我没有帮助过洪灾中的人
这是我羞愧的地方
我的同事去了
他们见证了灾难中的爱
顽强和努力
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照片
在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一个小男孩
为抗洪的战士盖上一件衣服
我知道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但爱可以拯救我们
爱是最后的希望
没有爱我们什么也不是

这时候只要宁静

水有些过度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半年来降水太多，现在洪水也来了
水可以扑灭火，但火阻止不了水
我深知这两种无情
当它们张开大嘴，能吃下一整张田野
人这时太过弱小，他们走到一起
为了勇敢
那些天我总是梦见水
当它们淹没到我的肩膀我就开始尖叫
水不能再深了
这些话你能跟谁去说
人们在水上撑着孤独的船
更孤单的小岛在江心变小
人渴望干燥干净的陆地
这时候不要谈什么理想主义了
不要谈痛苦与柏拉图
让人活着吧，人渴望爱
渴望平静的生活

猪

我看到一头猪在洪水中
绝望地挣扎
它没有重心了
水推着它沉重的躯体
在波浪中翻滚
猪在想些什么
它是否怨恨这危险
在它的身边是一边混浊的汪洋
一片死神主宰的领域
浩荡地朝前滚动
这是它最后的人生
猪也许也会叹息
这样的离开太悲伤了
猪很快消失在洪水中
这是种最可怕的绝望
未知的东西比屠刀更可怕
将它的渺小放大得比见血更悲惨

玉珍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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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回云田看看了。
一说起云田，我的心就是软的。
初二那年，我转学至云田，姑父

用自行车驮着我，爬过山冈、经过田
垄、绕过大坝、上一个坡、下一个坡、
再骑行一段还算宽敞的砂石路，就
算把我领到学校了。

我们家离学校远，每天往返需
要在路上花费两个多小时。晴天还
好，顶多吹点尘土，一遇到下雨天就
苦不堪言。不骑自行车吧，会迟到，
骑自行车吧，一到泥土路，泥巴就直
往链条里面卡，隔一段路就要停下
来在路边找树枝扦泥巴，雨鞋也被
泥巴粘得走都走不动，也得停下来
在路边的草丛上刮干净再走。下坡
还好，上坡又陡又泥泞，有几次我推
着卡了很多泥巴的自行车，直接就
从坡上摔回了坡下。

初到云田，人生地不熟的，我有
点落寞。让我对云田充满热情的是学
校宣布放一个星期的假。这不寒不暑
不春插不秋收的，放一个星期假，真
是让人精神一振。事后我才知道，这
一个星期是用来捡茶籽的。云田的同
学，几乎家家都有油茶山，比稻田都
多，学校每年都会放一个星期捡茶籽
旳假，让孩子们回家帮忙捡茶籽。这
里的山上除了茶树还是茶树，山头连
绵着山头，茶树连绵着茶树。我们这
些家里没有茶树的学生，把捡茶籽当
作一种游戏，那些家里几个山头茶树
的，每年都是捡茶籽的主力军。

周 末 是 学 生 时 代 最 开 心 的 日
子，班上的几个积极分子组织去五
一水库玩。星期天一大早，我们一行
人骑车前往，天是蓝的，太阳是红
的，水是绿的，心情是美的，水库是
宽阔的。在青山隐映下的五一水库，
沿着土筑的堤坝，男孩子们“哧溜”
一声就下了水，女孩们则坐在岸边，
把双脚放进水里嬉笑着扑腾，还有
的捡起一块石子打水漂。夕阳西下
了，还不想回家。

想着，车已过汽车城，驶上了云
龙大道。这就是当年我通往云田的
求学之路？宽阔、干净，路两旁在花
草树的绿化下，宛若进入了公园大
道。更有远近闪过的城轨、职教城、
经开区政府、磐龙世纪城……一眨
眼，方特欢乐世界、水上乐园、聚龙
等就到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我问
身边的弟弟，刚才车速是不是太快
了，弟弟笑着说：“云龙大道，全长
15.8 公里，分 AB 两段，A 段为双向 8
车道，B 段为双向 6 车道，是株洲市
一次性设计施工，一次性投资最大，
建设里程最长的城市主干道，从株
洲 市 区 到 方 特 ，只 需 要 15 分 钟 左
右。”看我一惊一乍的样子，弟弟哈

哈大笑：“姐，你以为这条路还是你
上 学 时 的 泥 巴 路 啊 ，这 是 云 龙 大
道！”

我仿若一个乡里人进了城，在眼
花缭乱的接收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
幻王国、儿童体验馆诺亚方舟、悦云
水疗馆和水上乐园等带给我的最前
沿的信息。方特主题公园，科幻、动
漫，采用国际一流的理念和技术精心
打造，可与当前西方最先进的主题公
园相媲美。水上乐园集绿色生态回
归、游园戏水、休闲度假等于一体。还
有让人期待的将于 2018年底营业运
行的中部地区最大的冰雪主题公
园-——奥悦冰雪世界以及云龙海洋
公园。这规模宏大、配套完善，吸引了
国内外众多游客的旅游休闲区，这现
代化的、快节奏的、让人目眩神迷的、
好玩的、刺激的主题公园，全替代了
我记忆中的茶树山？

弟弟知道我的心思，“走，我带
你去云田花木基地瞧瞧。”

我走进了花的世界，树的海洋，
见过开满鲜花的公园，但一个小镇，
种植花木近两万亩的，恐怕极为罕
见。高档盆景盆花、姿态各异的罗汉
松、高大粗壮的桂花树、苍翠挺拔的
银杏，还有新鲜品种彩桂……大型
花木超市，花木精品的示范园，花木
葳蕤，别有洞天。比起茶树山，可是
丰富多彩多了。更值得称道的是，这
里的村居统一为青瓦白墙，一派新
农村的优美景象。

过了五星社区，保存完好的油茶
树漫山遍野，白色的茶花清香飘逸，
时不时可见蜜蜂飞过。我仿佛看到了
清冽的茶油正从山谷往外冒呢。

路，已不是原来的路，山，已开发
的现代先进，没开发的保护得乡土原
汁原味，再往里走，就是那水了。

“云峰湖”，这个往日的“五一水
库”，早已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两
岸青山耸立，湖水清澈见底，岸上鸟
鸣，水中鱼跃，蓝天白云构成了一幅
秀美的湖光山色，使人心旷神怡。湖
边，垂钓的、戏水的、拍照的、写生
的、摘野菜的，安静中不乏亮点，休
闲时也有收获，人人脸上溢满笑容，
个个神情散发轻松。

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个让
我心软的小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弟弟告诉我，真正快速迅猛发
展还是十八大以后，一天一个样，越
变越美好。

云田，那路、那山、那水，正以崭
新的面貌敞开怀抱欢迎您！

那路，那山，那水……
倪锐

如果有人问我：“人生至此，什么时光最好？”
我会回答：“现在刚好！”“那快乐勒？”“跟孙子在
一起呗！”

是啊，白驹过隙，时光飞逝。岁月像一把雕刻
刀，把我们由少及老，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它带
来的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我感觉一点也不输青春
年少。

由于需要照顾病中的母亲，我每年只能去沪
上几次短时间带孙，那种快乐的回味却可以足足
地满足到我下次见他的时候。

几个月不见，还未满 3岁的孙子，我们一见面
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很短的几句交流，便拉近距
离，老少间的情感就融合在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
常说的血浓于水的缘故吧。待到只有我俩在家时，
我有时故意逗他：“你最喜欢谁呀！“ 他不假思索
地说：“妈妈！”“还有呢？”他凝神地望了我一眼，
忽然地迸出一句：“爷爷！”嗨，好狡猾的小家伙
哦，当然，奶奶、姥爷、姥娘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
会如法炮制。

记得孙子 1岁多的时候，每天吃得多，拉的粑
粑也多，那时，我一个人带他时最难的就是洗臭屁
股，要端着他到水龙头下去洗，一边托着他，一边
还要调热水、抹洗，冬天冷，动作要快，洗换一次屎
尿布很累，为此我笑称他为“臭臭同志”。

孙子喜欢摆弄车子，各式各样的玩具车足有
百辆以上，他喜欢开关玩具公交和地铁的车门，听
上下车到站的语音提示。他尤其喜欢搭建轨道交
通车，那些带电池动力的自行小火车，从搭建的高
架的道路上穿越“崇山峻岭“后终于进站。他懒虫
般地坐在靠背椅上，把脚故意放在终点站的轨道
上，每次火车带着拖车运行至此，我就大声喊他：

“小心啊，火车来了，把脚赶快拿开！”只见他不紧
不慢，一待车子即将到达时，便迅速提脚，让车子
从脚底通过，然后自顾不暇地笑得前仰后合，如此
周而复始。

家门口新建的三林印象城前坪有一个儿童乐
园，它是用塑胶建成的小山坡，坡上间隔着一根根
树桩，桩与桩的距离越拉越远，然而是一块较长的
缓冲地，没有桩子可扶，是锻炼小朋友胆量的户外
游戏之地。孙子开始玩这个东西时，尚有些胆怯，遇
到较远扶不到的桩，他不肯下来，叫唤着要我搭把
手扶他一下，我没按他的意思来，站在坡下面接他，
鼓励他自己冲下来。那次，他铆足了勇气后，一冲而
下，成功后喜悦的脸上乐开了花，我默默地观察，好
多小朋友在玩这个游戏，孙子应该是最小的吧……

带孙就是这样，累并快乐着。见到他酣睡的样
子，见他大口吃饭吃肉，守在他身旁的我心里比蜜
还甜。

我和臭臭同志
刘云波

雨停初阴，在军山林场，我们一路小心翼翼地
前行在湿湿的山路上，两边绿得发亮的树木、开得
可爱的花儿激励着我们继续行走。在道路中间或
树木下面，一丛丛、一簇簇紫得耀眼的匍匐在地上
的花朵吸引着我们的眼球。花儿绽放在椭圆形绿
色的叶子中间，叶子贴得地很紧，似乎低到尘埃里
去了。有的花落了，结上了青色、淡紫、深紫色的果
子，林场场长说这叫地菍花，一味中草药。我们不
停地给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花儿拍照。越往上走，
花儿开得越多。十多分钟后，我们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兴建的瞭望塔，用于察视防火防盗的。瞭望塔
周围依然开满了地菍花，还有长得高挑的一种叫
黄薄荷的植物，淡黄色的花配上蓝天拍出的照发
到微友群，美得让大家一片惊呼。想要和地菍花合
影，必须蹲下身子亲近它，它还是蛮清高的，你不
主动理它，它才不随便和你上镜头呢。

地菍花，小时候我们曾经看过并且吃过它的
果实，吃得满嘴乌黑乌黑的，只是忘了它的名字，
就像忘了小学同学的大名一样。它又名铺地锦、山
地菍、地脚菍等。铺地锦，多么形象生动且有趣味
的名字，像地上铺了华丽的地毯一般雅致。它是一
味活血止血、消肿祛痰、清热解毒的中草药，集药
用、观赏和保健于一体的优良地被植物。果实由青
变淡紫最后变深紫色，像紫得发亮的珠宝闪烁在

山冈上，果肉酸酸甜甜的呈鲜红色，据说是良好的
天然红色素原料。这么美的叶、花、果，我顺手拔了
二三蔸，同行的男文友也给我扯了二三棵，我要把
它们请到我的露台上进行“家养”。

它们还真不认生呢？果然很快适应了环境，
“死灰复燃”地回过了神。带着花苞来的顺利地开
了花，蔫了叶子的很快舒展开来，还发了些许新
芽。热爱植物的我，喜欢品种多而不需要数量多，
嗜好观察它们的“生老病死”，然后记录它们，写成
文字分享给大伙儿。

5 至 7 月，是地菍花开的旺季。它的生活能力
极强，可以扦插、切割或种子繁殖，耐寒、耐旱、耐
贫瘠，生长迅速。在河边堤岸、周边地头、山坡小
岗、房前屋后，均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甚至在
陡峭的石缝中也能开花结果。

地菍的叶、花、果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光照下，
有不同的颜色呈现，可以用五彩缤纷来描述。它的
果实营养极为丰富，含有多种矿质元素、多种氨基
酸，是天然的补钙食品。没想到，它还真是植物中
少见的全身都是宝，且特容易栽培的品种呵。

望着露台上的地菍花，让我不得不想起长年
累月驻守在高山上的护林工作人员。他们不就是
匍匐在贫瘠土地上的地菍花吗？不索求回报，奉献
了青春和热血。

地菍花开
姜满珍

依 傍 洣 江 书 院 顺 流 而 下 的 文
江，与洣水汇合后，向下流经古城的
角楼，方始与城墙傍行。它再向前汹
涌奔流不到两百米，便到了“星棂
门”城门边的南浦古渡。南浦古渡旁
的铁牛因渡口而得名“南浦铁犀”。

几十年前，渡口的江面上，经常停
靠着船帮，排列似阵的货船和扎有三
角形雨棚的木排，布满了靠城边大半
个江面。夹在货船与木排上、下游之间
的一隔水面，留有一横江穿行的航道，
供三五条渡船穿梭其间，为近在咫尺
又隔河千里的人们来回摆渡。

儿时，我就常站在城门洞的城
墙上看热闹，专看渡船于江面上来
回往返。

每天朝阳未露，就有农夫村妇
肩挑手提自产的五谷杂粮、鱼肉禽
蛋，沿着蛇曲蜿蜒的乡村小路，从东
南各乡纷纷聚集于河对岸下瑶的码
头上，熙熙攘攘，急于进城；到了午
后，铁牛旁的渡口，又站满了上完街
急于回家的人们，满满登登。

那时，人们没有依次排队的习
惯，安全意识也差，渡船刚一靠岸，
还未等船上的人先下船，岸上的人
早就一窝蜂似的挤着上船，船上船
下，喊喊叫叫，骂骂咧咧。往往最后
一个该下船的人，脚还未在岸边踩
稳，渡船却早已被撑船人将篙用力
一撑离岸了。害得最后上岸的人，一
个趔趄倒向岸上，好在岸上的人多，
你挡我扶地将他稳住，方始转危为
安，他无奈地笑骂两声，走了。

急匆匆的人流一过，渡口复又

显得寂静多了。
记得儿时的我，还往往趁人少

时，经常地随船过河，并抢坐在紧靠
船舱边放置的横木杠这个渡船的

“头等舱位”上，潇洒地往返游河。
船头上插着的那根篙子，很讲

究，笔直又粗且长，由于南浦渡口位
于“铁牛潭”边，水深流急，浮力又
大，撑篙除要粗长外，为使其一杆子
能插到底，撑篙的下端还装有一沉
重的铁尖头。

其实，我最为欣赏的还是撑船人。
行船时，只见他两手一上一下，“嗖嗖
嗖”一眨眼的工夫就将粗大的楠竹杆
高高地举起，猛地往码头上的台阶一
丢，使劲一撑，船飞快地启动了。

船到深处，撑船人巧借浮力，将
楠竹杆在右掌的虎口和左手的护持
下，轻快地从水中提出，迅速而有力
地将篙子像箭似的甩进深水，略一
转身，撑船人两手紧握撑篙的上部，
用肩胛顶着篙尖，弓着腰随船行速
度，从船头向艄尾一步一个脚印，使
劲地往前蹬。如此反复，不到三五
篙，渡船就开出了深水区。

这潇洒、利索又优美的撑船动
作，真的让我欣赏不已。现在想想，
这些优美的撑船动作，真可与“川江
号子”媲美，与舞台上那不时激起人
们掌声的优雅舞姿媲美。

茶陵境内的洣水，内通四乡，外达
湘江，昔日的航运极其繁忙。江面上首
尾相接的木排，流放湘潭、长沙；东去
西来的货船，远航洞庭、长江。从残留
的南浦码头，亦可看出它昔日的辉煌。

南浦古渡
刘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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